小徐：下列是要翻譯的部分

出處：論文：班昭研究-以女誡為中心，

第二章女誡研究

第三節女誡的寫作背景

二紛爭的宮廷生活的現實教訓

下列語出後漢書卷十上，皇后紀，第十上章徳竇皇后
初，宋貴人生皇太子慶，梁貴人生和帝。后既無子，並疾忌之，數閒於帝，漸致疏嫌。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，遂自殺，廢慶為清河王，語在慶傳。 

梁貴人者，褒親愍侯梁竦之女也。少失母，為伯母舞陰長公主所養。年十六，亦以建初二年與中姊俱選入掖庭為貴人。四年，生和帝。后養為己子。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。八年，乃作飛書以陷竦，竦坐誅，貴人姊妹以憂卒。自是宮房惵息，后愛日隆。 

及帝崩，和帝即位，尊后為皇太后。皇太后臨朝，尊母沘陽公主為長公主，益湯沐邑三千戶，兄憲，弟篤、景，並顯貴，擅威權，後遂密謀不軌，永元四年，發覺被誅。 

九年，太后崩，未及葬，而梁貴人姊确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。太尉張酺、司徒劉方、司空張奮上奏，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，貶太后尊號，不宜合葬先帝。百官亦多上言者。帝手詔曰：“竇氏雖不遵法度，而太后常自減損。朕奉事十年，深惟大義，禮，臣子無貶尊上之文。恩不忍離，義不忍虧。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，其勿復議。”於是合葬敬陵。在位十八年。 

翻譯：

下列語出後漢書卷十上，皇后紀，第十上和帝陰皇后

和帝陰皇后諱某，光烈皇后兄執金吾識之曾孫也。后少聰慧，善書蓺。永元四年，選入掖庭，以先後近屬，故得為貴人。有殊寵。八年，遂立為皇后。

自和熹鄧后入宮，愛寵稍衰，數有恚恨。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。十四年夏，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，事發覺，帝遂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於掖庭獄雜考案之。朱及二子奉、毅與后弟軼、輔、敞辭語相連及，以為祠祭祝詛，大逆無道。奉、毅、輔考死獄中。帝使司徒魯恭持節賜后策，上璽綬，遷於桐宮，以憂死。立七年，葬臨平亭部。父特進綱自殺。軼、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縣，宗親外內昆弟皆免官還田里。
翻譯：

下列語出語出後漢書卷十上，皇后紀，第十上明德馬皇后
建初元年，帝欲封爵諸舅，太后不聽。明年夏，大旱，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，有司因此上奏，宜依舊典。太后詔曰：『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。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，其時黃霧四塞，不聞澍雨之應。又田蚡、竇嬰，寵貴橫恣，傾覆之禍，為世所傳。故先帝防慎舅氏，不令在樞機之位。諸子之封，裁令半楚、淮陽諸國，常謂「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」。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！吾為天下母，而身服大練，食不求甘，左右但著帛布，無香薰之飾者，欲身率下也。以為外親見之，當傷心自勑，但笑言太後素好儉。前過濯龍門上，見外家問起居者，車如流水，馬如遊龍，倉頭衣綠褠，領袖正白，顧視御者，不及遠矣。故不加譴怒，但絕歲用而已，冀以默愧其心，而猶懈怠，無憂國忘家之慮。知臣莫若君，況親屬乎？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，下虧先人之德，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！』固不許。

翻譯
建初元年，漢章帝想給幾個舅舅封爵，太后不允許。第二年夏天，大旱成災，議論事情的人認為是沒有封外戚的緣故，有關官員為此上奏皇帝，認為應該依從以前的典章制度。太后下詔說：所有議論事情的人都是想要獻媚討好我來求得好處而已。昔日蓮盛童時曾給王太后的五個弟弟同一天封侯，那時黃霧彌漫，並沒有聽說有時雨的瑞應。另外旦蚣、宣嬰這些外戚，倚仗著尊寵和高貴，恣意橫行，遭受傾敗覆滅之禍，這已經是為世人廣為傳說的了。所以明帝在世時就對外戚的事情小心提防，不讓他們佔據重要的地位。在給自己的兒子封國時，衹讓他們擁有楚、淮陽等封國的一半大小，常常說“我的兒子不應當和先帝的兒子一樣”。現在有關官員為什麼想拿現在的外戚比先帝的外戚呢!我是天下之母，但身著粗帛，吃飯不求甘美，身邊的侍從人員也穿著普通布帛的衣服，沒有香囊之類的飾物，這是想以自己的行動來給下面的人做表率。本以為外戚們看到此種情況，    應當憂心自誡，可他們衹是笑著說太后一向喜好儉樸。以前在過濯龍園時，看到來問候起居的外戚們，攜帶的僕從眾多，可說是車如流水，馬如游龍，奴僕穿著綠色臂衣，衣領衣袖色澤正白，回頭看看給我趕車的禦者，比他們差遠了。故意不對他們表示譴責憤怒，祇是斷絕他們一年的費用而已，希望以此默默地讓他們內心感到慚愧，而他們卻還是鬆懈懶惰，沒有憂國忘家的想法。瞭解大臣沒有誰能比得上君主，何況是親屬呢?我怎麼可以上負先帝的意旨，下損我馬氏祖先的德行，而重蹈西京敗亡之禍呀!堅決不允許給外戚封爵。
下列語出後漢書卷十上，皇后紀，第十上和熹鄧皇后

恭肅小心，動有法度。承事陰后，夙夜戰兢。接撫同列，常克己以下之，雖宮人隸役，皆加恩借。帝深嘉愛焉。及后有疾，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，不限以日數。后言於帝曰：『宮禁至重，而使外舍久在內省，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，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。上下交損，誠不願也。』帝曰：『人皆以數入為榮，貴人反以為憂，深自抑損，誠難及也。』每有讌會，諸姬貴人競自修整，簪珥光采，袿裳鮮明，而后獨著素，裝服無飾。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，即時解易。若並時進見，則不敢正坐離立，行則僂身自卑。帝每有所問，常逡巡後對，不敢先陰后言。帝知后勞心曲體，歎曰：『修德之勞，乃如是乎！』後陰后漸疏，每當御見，輒辭以疾。時帝數失皇子，后憂繼嗣不廣，恆垂涕歎息，數選進才人，以博帝意。

翻譯：
她為人恭謙，做事嚴肅小心，行動有法度。侍奉陰皇后，日夜戰戰兢兢。在妃嬪當中待人接物，常常是克制自己降低身份，即使是宮人傭工，她都能以恩相待。皇帝對她嘉獎愛惜。到她生病時，皇帝特令她母親和兄弟進入宮內照顧請醫用藥，而不限日期。她對皇帝說：“宮禁內是極重要的地方，而讓外家之人長時間待在宮內，上能使陛下蒙受寵倖偏私的譏諷，下使賤妾我受到不知足的怨謗。對陛下和我部不利，真不願意如此。”皇帝說：“別人都以能多次進入宮內為榮耀的事，貴人你卻反而以此為憂，深深地自我抑制，這實在是別人難比得上的。”每當宮廷舉辦宴會，眾姬貴人都競相修飾打扮，佩戴的簪珥等珠寶首飾光彩奪目，衣著華蓖鮮明，而她卻獨自身著素服，衣服沒有裝飾。吔的衣服如果有與陰皇后的服裝顏色相同的，就立即解下更換。若同時前往進見皇帝，則不敢正坐並立，行走時則弓著身體以示自卑。皇帝每當有問題，她常常遲疑猶豫然後回答，不敢先于陰皇后之前說話。皇帝知道她憂心曲體，感歎說：‘修德之勞，竟是如此呀!”後來皇帝漸漸地疏遠陰後，而每當召她進見時，總是藉El有病來推辭。當時皇帝幾次失去皇子，鄧皇后為皇子不多，國家大業乏人繼承而擔憂，常常垂淚歎息，多次進選才人，以便讓皇帝對才人更多的留意。

陰后見后德稱日盛，不知所為，遂造祝詛，欲以為害。帝嘗寢病危甚，陰后密言：『我得意，不令鄧氏復有遺類！』后聞，乃對左右流涕言曰：『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，竟不為所祐，而當獲罪於天。婦人雖無從死之義，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，越姬心誓必死之分，上以報帝之恩，中以解宗族之禍，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。』即欲飲藥，宮人趙玉者固禁之，因詐言屬有使來，上疾已愈。后信以為然，乃止。明日，帝果瘳。

翻譯：
陰皇后見對她的德行的讚譽越來越盛，而不印道該怎麼辦，於是便製造祝咒，想以此加害於池。皇帝曾經臥病在床病情極為危險，陰皇后秘密地對人說：  “我要是執掌了大權，不叫鄧氏再有一個人活在世上!”鄧貴人聽說以後，便流著!艮淚對周圍的人說：  “我竭誠盡心來侍奉皇后，豈然不為皇后所容，而應受上天的懲罰。女人雖寨沒有從死的道理，然而昔El武王有病，周公以自身為武王請命，越姬心中立誓一定為楚昭王而FI：。今天我也要隨皇帝而去，上以報皇帝的恩惠，中以解除宗族覆滅的災禍，下不讓陰皇后受到像呂太后殘害戚姬那樣的譏諷。”鄧貴人立即臣飲藥自盡，宮人趙玉堅決阻止她，謊稱剛剛有吏者來，說皇帝的病已治癒。她信以為真，才不耳想自殺。第二天，皇帝果然病癒了。
